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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之路 
專訪華道池坊香港支部謝玉華支部長 
鄭丹華 
 
 
 
日本花藝表現簡約之美。醉心日本花道之源──池坊華道的專業花藝師兼池坊教
授謝玉華（池坊香港支部支部長），廿多年來不斷探索和追尋超過千年歷史的池
坊華道文化。訪問前，筆者沒料到，一切原來由一幅編織圖開始。話說她當年因
為看不懂日本編織書中一幅編織圖，有個簡單想法：「我只要學會日文，便可以
看懂編織圖的文字說明。」機緣巧合之下，她毅然放棄律師樓的秘書工作，隻身
赴日本，由零開始學日文，繼而在日本工作，學插花……她人生和事業的路線圖，
從此與池坊華道(Ikenobo Ikebana)結下不解之緣。 
 
第一部分：愛花之路 
去日本學習日文 
她泡了兩杯茶，微笑，優雅地坐下，娓娓道來她的故事。當年為何學插花？她不
緩不急地答：「先要由學日文講起。當年一九八九年，我去日本學日文。八十年
代的香港備受日本文化沖擊，東瀛文化盛行，我是看《nono》那類日本雜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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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群，當時巿面上關於編織和工藝的日本雜誌多不勝數。我看日本編織書學編
織，發現其中一幅編織圖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因為不懂日文，於是很想學這種語
言。」為了去日本學日文，她在律師樓辛勤盡責地工作，儲備一年學費和生活費，
並預留一筆錢給父母作家用，然後抱著單純好學的心去日本。 
 
問她當年為何作出這個決定？她說：「其實，是很多事情加起來的決定。當時我
廿來歲，在工作方面希望晋升為行政秘書(Executive Secretary)，但許多律師樓聘
請行政秘書要求年滿三十歲，我不合資格。」當年她年輕，想法簡單──計劃花
一年時間在日本全情投入學習日文。然而，她在日本上課數月之後，漸漸發現僅
花短短一年時間，實在難以駕馭一種語言，於是開始在日本找工作，賺生活費，
半工讀。 
 
她是商科專才，打字速記樣樣皆能，且為業界精英──在香港初出茅廬，已獲香
港大規模律師樓招攬旗下，出任秘書。她在日本很快找到國際規模的律師樓的夜
班秘書工作；該律師樓對秘書要求極高，不少秘書難逃被解僱的命運，但她工作
能力高，對要求極高的上司，反而覺得有用武之地，有機會發揮，工作有滿足感。
如是這般，她得以輕易解決錢的問題，繼續無憂無慮地留學。 
 
習西洋與日本花藝 
她不想虛度在日本留學的光陰，於是尋找正統學校學習日文，學日本文化，因而
有機會接觸茶道和花道。她說：「我在香港已學過許多和鮮花無關的花藝，例如
麵粉花、絲帶花、手工花……起初我在日本學日文，後來不斷找學校資料，直至
去到東京池坊御茶之水學院，我即時知道，我要就讀這間學校。（為甚麼？）學
校是一幢建築物，而不是在樓上教室；校舍古老，歷史悠久。」往後三年充實的
學習生涯，引證她的選擇沒錯。上課時間是朝十晚四，她下課後去上班，同時專
心學習和努力工作，生活充實，樂在其中。她如期在一九九三年於日本東京池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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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茶之水學院專修科畢業，期間更利用暑假空檔赴美修讀密集式專業插花課程，
取得專業花藝設計資格。後來，她才發現所讀的美國弗羅里達州南弗羅里達插花
設計學校(South Florida School of Floral Design, Florida, U.S.A)是該州省著名的花藝
設計學校。在日本留學第三年，更請老師為她補習立花(Rikka)──池坊華道中最
傳統的插花形式。她表示：「我希望好好裝備自己，然後返香港。」她是實幹的
人。 
 
返港忙碌生活 
回港後，有人問她為何不立即開辦花店或教室？她心裏清楚去日本已花了一筆
錢，不能太任性，決定再多儲一點錢，才作打算。她一九九三年返港，幸運地在
香港已有一份工作等她上班；她在日本打工的國際律師樓，剛巧在香港成立中國
線(China desk)，需要懂中文以及會講普通話的秘書，於是順理成章引薦她返港就
職。然而，她對花藝的熱情種子，早已栽種心裏，牽引她走人生前面的每一步。
她開始兼職教授插花。教第一堂課，她精心打扮，細心化妝（她平日很少化妝），
在家中長餐桌擺放花器、花材、筆記和工具等，面對學生──七位日本婦女（她
們的丈夫來港工作，閒來學插花），她抱著興奮熱切的心教學，下課了，心情雀
躍萬分。她說：「我今日依然清楚記得當日的情境和心情。其實，現在我每次授
課，也如此高興。」後來，家裏飯廳漸漸堆積鮮花、水桶、花瓶……她與父母同
住，自覺佔據太多「共用空間」，影響家人。上班時，她在辦公時間內悄悄地忙
著訂花材，預備下一堂課。生活忙得不可開交。 
 
搭訕換來一個教室 
有一天，她剛完成花展參展後，捧著沉甸甸的花材和道具回家，疲憊不堪，很想
擠進已迫滿人的升降機內，盡快回家。那刻，她甚麼也聽不見，只聽見升降機內，
有一位地產經紀跟身旁的人說樓上有個空置單位出租；她一向害羞，但那刻竟然
冒昧搭訕，問地產經紀：「你可否帶我去看那單位？」地產經紀輕聲跟她說：「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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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樓下等我，我回頭下來，再帶妳去。」結果，她在一九九五年用一萬八千元租
用在家樓上再樓上的三房兩廳單位，有第一個像樣的教室。學生們不斷介紹新學
生給她。 
 
「花長」分店首位華人店長 
在一九九七年前，香港有多間日本百貨公司，其中位於金鐘的西武百貨公司裏，
有一間名叫「花長」的花店，其總部設於日本名古屋，聲名不錯，而香港分店的
店長素來只起用日本人，但該花店竟破格聘用身為香港人的她。她回憶著說：「當
年，我經常往返京都，去上學（繼續進修池坊華道），於是順道在京都見工──
會見日本花長花店的負責人。」在一九九六年，她出任花店店長，月入港幣二萬
五千元，獲重金禮聘。實幹的人願意付出，她說：「我願意去當店長，因為我想
開花店，我需要累積經驗，了解花店運作。」她善用時間，用盡每日二十四小時
──身兼多職：當老師教插花經營教室（上午授課），又做花店店長（未吃午餐，
已在花店上班）……如此這般忙、忙、忙的生活，她努力維持了幾個月。有一天
她步進花店，頓覺滿天星斗，自知體力透支，不得不注意健康，決定辭掉店長工
作，但花店老闆求才若渴，要求她轉做兼職，起初每星期工作三天，後來完全不
用留守花店，也可以領取一萬一千元薪水；她欣然接受。 
 
美夢連場：開花店 
年輕的她笑臉迎人，加上事業如日方中，於一九九八年，教室擴充，遷至佔地一
千六百平方呎的銅鑼灣，兼營花店，又再開另外兩間分店，夢想成真。她小時候
的志願是當室內設計師，於是親自設計花店裝潢。不過，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
經濟面對信心危機，不少設於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如大丸、三越等紛紛倒閉，許
多日本公司撤回日本；一群日本婦女（她的學生）隨丈夫離港，導致她的學生人
數不但沒增加，反而下跌；花店又賠錢再賠錢。在美夢裏，她似乎不願醒過來，
繼續投資金錢、時間和心思，她說：「當時我真的沒有愁，不夠錢便去我銀行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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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取，取了，再取，直至銀行存款跌至某個數字，我覺得已經到了警戒線，不可
以再跌下去，於是急著找面積較小的地方搬遷，然後遣散所有員工。」她多年以
來深受日本花道薰陶，為他人設想，對員工百般信任，但最終才發現她的錢在某
些地方沒用得其所。不過，她寬容大方，淡然地說：「盛極必衰。」 
 
顧客服務融入日本文化 
回顧過去，她自言當年經營不善，現已將教室（兼營花店）規模縮小，但跟往日
一樣，專業用心地為顧客服務。她務求為顧客提供最佳服務，修讀了許多關於客
戶服務的課程。她說：「中國人待人有禮、關心他人、為人設想……這些優質顧
客服務，其實跟日本文化一脈相承。」後來，香港於二零零三年經歷沙士(SARS)
一役，經濟不景，再來二零零七年金融風暴沖擊，但依然無減她對花藝的熱情。
她跟往日一樣，身兼多職：第一，做老師教學──教授西式及日本花藝；第二，
做老闆經營花店──提供各式花藝布置服務（曾參與香港時裝周，以及日本半島
酒店在香港的示範室，包括大堂的花藝布置）；第三，做學生持續進修──每年
去日本最少四次，不斷進修池坊華道。除此之外，她更每年參與香港花卉展覽。
日本是勤勞的民族，表揚勤勉堅持，在她身上，令人看見日本的文化素養。 
 
 
教學受千年文化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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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生涯中，面對學生去留，她雖然已成習慣，但對每位學生決定停學或離開，
心裏始終在意。幸好，六年前上天安排了幾位熱切追求池坊華道的香港學生給
她，他們要求一星期上幾課，不斷學習，令她鼓舞。時至今日，她好些學生已為
人師表或經營花店，傳揚池坊華道。問她在愛花之路上，可有想過放棄？她坦言
在教學路上，曾經發生過一些事，令她對教學失望，不想再教下去，但當期時她
在互聯網上（商業電台網站 881903.com新聞資訊）讀到一段關於日本企業的資
料：「（在日本）具千年以上歷史的企業還有七間，其中京都巿的插花企業『池坊
華道會』則排於第二位，歷史僅次於金剛組……」她心裏想：「池坊華道有過千
年歷史，教學是做文化承傳的工作，我怎忍心放棄？」池坊華道源遠悠長的歷史
感動了她，令她決定繼續將之承傳下去。
 
 
第二部分：花藝之道 
池邊有僧侶居住 
問「池坊」之名由何而來？她拿出一篇文章，上面寫著一段文字：「在京都有一
所『紫雲山頂法寺』，形狀為六角形，一般被稱為『六角堂』。傳說年幼的聖德太
子在水裏拾到一個盒，內裏放了一個由黃金打造、身高一寸八分的觀音『如意輪
觀音』，太子便把該觀音當作自己的護身佛，一直帶在身邊。在六世紀，聖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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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為了報答觀音讓他在戰事中獲勝，決定興建寺院。太子四處尋找建造寺院的木
材，來到『六角堂』的所在地。因為太子無法取下（取回）在洗澡時掛在樹上的
護身佛，只好在該處渡宿一夜。晚上觀音顯靈表示保護太子已經超過了七個世
紀，現在開始要留在當地，普渡眾生，所以便在該地建了『六角堂』安放了護身
佛。該池池邊有僧侶居住的地方，日文稱之為『坊』，這便是『池坊』名稱的由
來。僧侶早晚插花供佛，歷代誕生了不少插花高手，日式插花在此發源。」 
 
中、日文化交流 
佛教起源於印度，後傳至中國，再傳至日本，僧侶以花供佛的禮儀習慣由來已久，
日本池坊華道跟中國文化有關？她答：「文獻記載五八七年聖德太子建六角寺，
六零七年小野妹子（男性，日本飛鳥時代的政治家）去過中國；六零七年，中國
是隋朝。」隋、唐兩朝乃中國佛教大盛的時代，日本的「遣隋使」──派遣至中
國隋朝的日本使者，製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機遇。故此，中國和日本插花文化
互相影響，在歷史上有跡可尋。日本花道源自中國插花，此說可以接納，但池坊
華道卻將之發展為完備體制，並發揚光大，甚至傳回中國，亦值得留意。換言之，
插花從中國傳至日本，但華道卻從日本傳回中國。 
 
西洋與日本插花 
自從日本對外交通展開，與各地文化便開始互動，然而地處東方的日本，始終與
西洋國家距離甚遠，西洋插花跟日本花藝看來似乎稍有不同。簡單來說日本花藝
與西洋插花有甚麼分別？她表示：「池坊華道有過千年歷史，西洋花藝發展了幾
百多年。時至今日，兩者已有某些共通之處，例如日式和西式插花也會強調簡約，
重視形狀、顏色和質感。不過，概括地說，西洋花比較重量──運用相對多的花
材，表現完整整體，基本上需要填滿空間，無缺口；而日式插花傾向強調東瀛格
調，有素色的表現，混入日本茶道強調的『佗』(wabi)和『寂』(sabi)，『佗』和
『寂』蘊含深層次的哲學思想，在此難以三言兩語解說，不過若以中文簡單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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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即樸素，寂是寂靜；而生花（Shoka──池坊華道其中一種基本花型）表現的
就是靜態美。簡單和諧是最理想的世界，日本茶室陳設簡單樸素，鋪素色榻榻米，
沒多餘裝飾。日式插花用相對少量的花枝，透過簡單形態，表現深層次的精神。
另外，留白是日本重要的審美觀念，所以日式插花作品強調空間感，以及七比五
比三的黃金比例。日式插花接受不完美的缺憾美，枯葉和折枝也會用上；日本花
道表達對花材對生命的尊重。簡單中見複雜，複雜中見單純。單純源自內心。」 
 
（圖為：生花變化型二重生） 
 
池坊基本花型 
參考華道家元池坊香港支部網頁關資料，池坊華道的基本花型：立花(Rikka)、生
花(Shoka)、自由花(Jiyuka)、盛花(Moribana)，代表四種不同的插花方式。其中立
花源自十六世紀的直立花，到十七世紀在第二代池坊專好的時期集大成，為上述
四種插花形式之中，享有最長的歷史。首先，立花是用七至九個基本部分──「役
枝」（花、枝或葉等）組成，用以表達大自然景色的華麗或雄偉；立花旨在忠實
地再現大自然，並融入創新變化，蘊含適應新時代環境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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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立花。圖片來源：http://www.annietse.com.hk） 
 
其次，生花：可溯源至十八世紀，是比較簡易的插花形式；到十九世紀池坊專定
的時期集大成。生花分正風體和新風體兩種插花形式，正風體的三個主枝，稱為
「真」、「副」、「體」，構成一個整體，著重表現個別花材的美態，以及生命變化
的旋律，藉簡單秀美的手法，表現人對花卉本質的印象：花枝從水面上優雅地伸
展；插花注重「水際」──花器內花和水相接之處，寄托人對枝葉和花卉的情感。
至於生花新風體，乃當代池坊宗匠專永（第四十五代池坊華道宗匠）創立的一種
嶄新形式，特點是給人明亮而現代的感覺。主要兩個部分稱為「主」和「用」，
彼此協調，互相對比；相對次要的第三個部分，稱為「輔助枝」，添加在作品上
的目的，是作最後潤飾，使之更豐富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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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生花，圖片來源：http://www.annietse.com.hk） 
 
再者，盛花之所以在明治時代（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出現，因為當時日本人
的生活變得西化，為了配合西式餐桌、書架等陳設，插花講求「闊度」多過「高
度」，盛花因而誕生。盛花之名，來自花以盛載形式，插於水盆或闊口花器。插
花時，利用三至五種花材，再現花草的自然美。 
 
接者，談談自由花。在池坊悠長的歷史和傳統裏，為人們提供了有法則可依循和
參考的插花形式，而著重作者個人表達的自由花，在近代才出現，以迎合現代環
境和趣味。自由花可分兩種風格：自然主義和抽象主義；兩種風格皆以新技巧和
新方法來使用花、草、枝、葉等「原材料」，尊重各種「原材料」的美和特性。
自由花重視創造性，創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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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自由花） 
 
她補充：「立花、生花、自由花和盛花都重視『形』、『色』、『質』。『形』──點、
線、面塊；『色』──顏色；『質』──質地、特質、性質和氣質。」 
 
日本花道之源 
池坊華道堪稱日本花道之始祖，根據池坊專永曰：「池坊歷史就是插花歷史。五
百五十年前插花始於池坊。雖然在漫長的歲月中其他流派脫離池坊另立門戶，但
是池坊一直被公認為是插花的本源。池坊的歷史中交混著傳統和創新，這兩者互
相作用，相輔相成，不斷激勵著今日插花的新發展。」日本人稱花道為華道，華
者，花也。日本花道現存不同流派，如小原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遠州流、
松風流、日新流、國際流等，林林總總。她指出：「正確來說，我們不能夠稱池
坊為流或派，分支出來的，才稱之為流或派；池坊是日本花道之始，故此，將池
坊稱之為池坊流或池坊派都不正確。」 
 
修練華道之道 
12 
那麼，池坊華道的「道」是甚麼？她答：「從字面上看，道是有時間有長度的，
是道路，不是短暫而是延續的。學習是一個過程，需要用心花時間，才能夠駕馭
當中技巧，理解當中內涵；學習華道，需要一段長時間，是一種『修練』。華道
只不過簡單兩字，卻是畢生的修練；修練包括修為和練習，不能急，只可快，欲
速不達。」認真去做任何事必然花時間，而日本乃是強調細心和認真的民族。她
和華道結緣多年，做事認真，從不馬虎，初次擔任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舉辦的池
坊華道課程（為期六個星期）導師，她花上三個星期準備第一堂課，反覆思考如
何將理論由淺入深向學員講解。道是甚麼？筆者從她身上體會到一種經過長時間
修練的精神信念，無時無刻地存在，彰顯於她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
甚至一個表情，以至待人接物的態度。她補充：「最重要是心。學華道，要有心。
池坊專永常常強調插花不需要技藝超凡，最重要是有心有興趣。」 
 
宇宙天地間心術正 
學習池坊華道，需要用心；心術正，是重要的。她說：「生花的三枝主枝：『真』、
『副』、『體』，代表『真』的花枝插在花器正中央，代表『人』的心要正直，不
偏不依。『真』、『副』、『體』，代表『人』、『天』、『地』，即是世界，一盆花代表
宇宙的縮影。花有生命，是小世界。花是表象，當中蘊含深層次的思想內涵。池
坊華道藉立花表現大自然的美，每一枝都有喻意，猶如佛教所追求『須彌山』的
世界。」根據《佛光大辭典》記載：「須彌，梵名 Sumeru，巴利名同。須彌山又
作蘇迷盧山、須彌盧山、須彌留山、修迷樓山。略作彌樓山。意譯作妙高山、好
光山、好高山、善高山、善積山、妙光山、安明由山。原為印度神話中之山名，
佛教之宇宙觀沿用之，謂其為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以此山為中心，周圍
有八山、八海環繞，而形成一世界（須彌世界）。佛教宇宙觀主張宇宙由無數個
世界所構成，一千個一世界稱為一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一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合小千、中千、大千總稱為三千大千世界，此即
一佛之化境……」她相信：「修行在於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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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生花別傳──左体（逆勝手）；右圖：生花 三種生） 
 
花道教授之心思意念 
教授池坊華道多年，她不斷修心，尊重天下眾生，不論人與物，抑或一花一草一
木，皆以虛懷若谷的心去對待。她說：「我覺得我是為池坊打工的。我希望為池
坊做一點事。」她曾經有感而發，寫下學習心得，現節錄如下： 
 
「不平衡才是平衡，平衡才是不平衡；不完整才是完美；不完美才是完整。」 
 
「過分統一欠變化，過分變化欠統一。」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看到的未必是事實；不要相信你的耳朵，你聽到的未必
是真相。」 
 
「心中有花，花中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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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今次訪問是難得的機遇和緣分。筆者跟謝玉華(Annie Tse)老師習池坊華道一、兩
年，自覺只是學會表面皮毛，修行尚淺，修心不足，尚未參透當中高深莫測的精
神奧妙。在一個下午，身為學生的我，有機會細聽老師談花道，說過去，實在深
感榮幸。感激她付出時間和耐心，和我談了那麼久。在我心中，她的插花技藝超
凡，是香港數一數二的花藝師，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她多年修練的，不僅是花藝，
更加是寬待別人的修為和修養。她用單純的心插花，心中有花，使花中有心。想
知道被訪者更多資料，請瀏覽網址：www.annietse.com.hk/annie_tse.htm或
www.annietse.com.hk/ikenobo/ikenobo_jiyuka.htm 
